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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一整年文学期刊发表的几百部短篇小说

中，选出够格列入年选的 20 篇，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 张 莉 编 选 的 这 部

《我 亦 逢 场 作 戏 人 ——2019 年 中 国 短 篇 小 说 20
家》，收录了 20 名作者的 20 篇作品，选择标准是

“新异性”。

张莉说，“新异性”实际上指的是小说调性，

但什么是调性，却很难用学术术语来表达，“与语

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

的整体范围等都有关系”，微妙而含混。只有一点

是肯定的——一定不是“同质化”的。

“现在的短篇小说创作同质化比较严重，题材

上喜欢扎堆儿，写人际关系、男女交际、婚姻出

轨、买房子、孩子成长困扰，等等。而且，各个

文 学 期 刊 各 有 偏 好 ， 一 些 作 者 也 会 为 了 发 表 去

‘ 量 身 定 制 ’， 其 实 这 对 文 学 整 体 发 展 是 不 利 的 。

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写出好作品，就要有独树一

帜的美学风格。”张莉说，“新异性”，一方面是题

材，另一方面是语言。

在 《我 亦 逢 场 作 戏 人》 中 ， 从 50 后 的 邓 一

光、张柠、宁肯，到 60 后的迟子建、邵丽；从 70
后的李修文、徐则臣、弋舟、张楚、张惠雯、李

宏伟，到 80 后的双雪涛、班宇、张怡微、董夏青

青 ， 乃 至 90 后 的 李 唐 ，20 位 作 家 年 龄 跨 越 几 十

年，但是，仍以 70 后和 80 后为主，因为他们是当

下文学力量的中坚。

张 莉 表 示 ， 对 成 名 作 家 和 新 作 家 两 个 群 体 ，

入选要求是不同的。对于成名作家，她要求他们

的 作 品 要 有 别 于 其 以 往 风 格 ， 要 有 进 步 、 有 突

破，“绝不能因为作家有名，他以惯性写出来的作

品也入选”。

于是，我们看到，《风很大》 写了一个在台风

天仍能气定神闲思考问题的年轻工科女博士，那

种 城 市 感 和 现 代 气 息 ， 完 全 不 像 出 自 60 岁 人 之

手，写得很英气、很带劲儿，令人惊艳；张柠的

《刘玉珍，叫你那位罗长生来一趟》，则讲述了一

个农村妇女的痛苦际遇，在非常短的篇幅里，小

说家完全用对话推动故事，文体表达颇为新鲜。

年选的名字，来自李修文的同名短篇《我亦逢

场作戏人》，小说家用“说书人”的方式，讲了一个今

日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述了藏于历史深处的

中国式情感如何在我们时代的流传。张莉说：“这部

小说调性复杂迷人，有深深的悲哀和悲凉之感，它

与当下大部分小说的创作追求都不一样，你会看到

作家回到中国叙事传统的努力。”

对于新一代作家，张莉要求，首先得在一个

基本的写作水准之上，要有一定的文学追求，然

后看作品是否在文体和内容有开拓，是否有新的

文学元素，“如果作品能构成一种冲击力，那么其

他方面有些许缺陷也无妨”。

卢德坤的 《逛超市学》，写了现代城市中，一

个现代人是如何逛超市的，小说展现了一个孤独

的 人 但 更 是 一 个 无 处 不 在 的 、 普 遍 意 义 上 的 人 ；

陈崇正的 《念彼观音力》，用另一种现代、隐晦但

又极为冷静的方式，书写了当今农村女性的复杂

情感际遇；而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林培源的 《诞

生》，则把他对怎么写小说的思考和小说内容连接

到了一起，作了文本上的创新。

张 莉 认 为 ， 作 家 间 微 小 的 代 际 差 异 是 存 在

的 ， 有 的 题 材 比 如 王 姝 蕲 的 《比 特 币》、 李 唐 的

《替 代 者》， 一 看 就 是 年 轻 作 家 会 写 的 题 材 ， 但

是，代际差异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作

家们年龄差距毕竟也只在二三十岁，这对文学史

来讲根本算不上代际，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

时空”。但她仍发现，85 后的作家们，更追求文体

意识，即形式的创新；而年龄稍大的作家，则重

视语言本身的准确性，在细微处精益求精。

“大众的、通俗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不追求也

不鼓励新异，因为它追求的是市场，是‘低就’，要争

取最广泛的读者。”张莉说，“但纯文学作家不同，他

要与陈词滥调搏斗，他的作品应该要有‘辛辣味’和

‘ 新 异 度 ’，这 样 才 会 对 读 者 构 成 智 力 和 审 美 的 挑

战；当然，这可能也意味着这样的作品会失去市场。

事 实 上 ， 有 这 种 写 作 追 求 的 作 家 也 往 往 是 孤 独

的，而我做的年选，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对这些作

品进行美学上的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作

家值得尊敬，这样的作品值得阅读。”

回顾中国百年新文学史，张莉觉得，鲁迅的

《故乡》 大概是最具迷人的小说调性的。贺知章的

《回乡偶书》，写的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对“逝者

如 斯 ” 的 感 叹 ， 这 是 一 个 高 度 ； 而 鲁 迅 别 出 蹊

径，写下的是人与故乡之间的另一种生疏，这无

疑具有现代性。

《故乡》 里有亲人、朋友在时间面前的分离，

还有人心与人性在时间面前的深度磨损。在 《故

乡》 中，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他的

读者“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是

长久以来被中国古代文学忽略的人和世界。

而汪曾祺的 《聊斋新义》，是对 《聊斋志异》

的重写尝试，可以看到同一内容、不同写作方式

带来的新异效果。《双灯》 一则的结尾，狐仙与男

人相欢半年后话别，这属于“聊斋”中的常见场

景，蒲松龄写的无非是“姻缘自有定数”“留之不

得，遂去”云云。汪曾祺却加了两人的对话：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

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

不一样，不能凑合。”

平白朴素，动人心魄——这大概就是新异性

的魅力吧。

张莉说，《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 年中国短

篇小说 20 家》 强调“新异性”，其实也代表了对中

国 当 代 文 学 的 一 个 期 待 ， 要 有 内 容 和 形 式 的

“新”与“异”， “作家的‘新异’也许暂时会被

质疑，这没什么。但这样的追求要有，好的艺术

家永远都要有一骑绝尘的先锋精神”。

过去一年短篇小说的新和异，不妨看这 20 篇

□ 冯雪梅

奥尔科特要是活着，估计会被新版电影《小妇
人》吓一跳。小说出版 100多年了，以它为蓝本翻拍
的电影至少有十几版，每一个版本不仅是对原著的
改编，也是对前一版的颠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
版电影提名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不无道理。

就创作天分而言，奥尔科特显然比不上她的前
辈简·奥斯汀。《小妇人》也没能和《傲慢与偏见》《理
智与情感》一样，列入名著的行列。不过，这并不影响
它拥有一代代的读者，马奇一家四姐妹的故事打动
过无数人，而三个女孩儿（贝丝因病去世）的婚姻选
择，也代表了大多数女性的人生路径。

长女梅格是贤妻良母的化身，或者说，代表了传
统的女性观。她放弃富有的追求者，嫁给自己所爱的
家庭教师。钱并非不重要，不过，作者显然认为，穷人
比富人更有高尚情操。梅格为贫穷窝火，小小的虚荣
心偶露下头，时不时买点漂亮的小玩意儿，以免让女
友觉得自己得节俭度日。可当那些小花费累积起来
变成“不小”的数目时，她感觉到了丈夫沉默的怒气，
这可能是他们新婚生活中少有的冲突，最终以妻子
的悔恨、丈夫的宽厚、俩人重归于好而告终。

此后的冲突，比如因孩子而手忙脚乱，焦虑不
安，冷落丈夫，都简单轻巧地被化解——讨厌政治的
梅格请丈夫读点儿关于选举的文章，而丈夫也“心知
肚明”地问起了女士的帽子⋯⋯对婚姻的忠诚，对彼
此的爱和知足常乐，让他们“找到了开启幸福之门的
钥匙”。这样的婚姻指南，在今天的现实操作中，恐怕
很难应对危机。

最叛逆的乔，没有选择青梅竹马的劳里，因为两
个人太像了，都倔强、热爱自由、脾气急躁、各执己见。
她离开了，去寻自由。新的社交圈里，乔如鱼得水，除
了当家庭教师，匿名写作奇情小。她很怕知识渊博、品
格高尚的巴尔教授知道自己写那些惊悚离奇的故事，
巴尔本来也可以假装不知，可他觉得有义务关爱、帮
助、拯救年轻的乔，告诉她这样的文字有多害。

对于奥尔科特而言，选择自己的生活和婚姻，接
受巴尔教授的教导，与之交流对话，就是那个时代女
性所追求的自由；对于今天的女性而言，将男性视为
博学高尚的女性的引导者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和不
自由。新版电影里，乔可没有那么容易“幡然悔悟”。

作者没有让乔不婚——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结
局会影响小说的出版。女人并不拥有真正的写作自
由，即使几十年后，伍尔夫对此也还愤愤不平——因
为贞洁观的要求，她必须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用男
人的名字做笔名，徒劳地掩饰真面目；艾略特隐藏于
人迹罕见的别墅时，托尔斯泰却混迹于吉普赛女郎
或贵妇名媛中。

“才不要为某个凡夫俗子放弃自由”的乔，最终
嫁给了巴尔教授，虽然他岁数大，丧妻有子，但高贵
人品足以弥补这一切。显然，电影的导演对这样的处
理方式并不满意。

1994年版的电影里，劳里要让乔的家过上优渥
的生活，让她不必为钱而写作，这让一心想当职业作
家的乔心生不快；而在新版中，乔告诉劳里，自己根
本不愿意结婚，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教授也因为支
持女性选举权而赢得爱慕。

束缚女人自由的真的只是婚姻吗？小说里，马奇
太太对乔说：“我让你尽情享受自由，直到你厌倦。只
有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有比自由更美好的东
西。”不用说，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对女人来说，一辈子最美好、最甜蜜的事，莫过
于被好男人爱上并选为妻子。”这在很多现代女性看
来，肯定是“腐朽之论”，可我觉得，马奇太太对女儿的
万一失嫁的看法，才真正代表着“现代”——如果实在
没有机会（嫁人），就在这里知足常乐吧。孩子们，记住
一件事，妈妈永远是你们的知己，爸爸永远是你们的
朋友。我们都希望也相信，女儿不管是嫁人还是单身，
都是我们这一辈子的骄傲和安慰。在频频被催婚的
2020年代，有多少父母远远不及马奇夫妇？

《小妇人》被看作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奥
尔科特也一直投身于妇女选举运动，终身未婚。以“婚
姻小说”而著称，同样未婚的前辈简·奥斯汀，却很少被
人认为是“女性主义”作家，她也根本没想过要表达所
谓的“意识形态”。不像奥尔科特那样具备“教化”作用，
奥斯汀带着俏皮观察发生在起居室的一切，轻巧地讽
刺，不动声色地传达着自己的婚姻观。什么自由啊，女
性独立啊，离她很远，可过去100多年了，她的那些个
女性意识或者女性观点，也不落伍。虽然庄园没了，女
性有了属于自己（而不是继承）的财产，可选择一个现
代版的达西，依然是美好婚姻的要素之一。

《小妇人》的女性自由，关乎婚姻的自由选择、选
举权之类的政治权利，只是她们和丈夫谈论时，刻意
寻找的话题，以便有“共同语言”。钱依然是重要的，
并且，由于女人没有财产权而变得格外重要。乔曾经
写小报文章，以赚得稿费补贴家用，可这种通俗文
学，是她未来的教授丈夫瞧不上眼的，明显影响品
位。而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最终还是那个时代的流
行方式——财产继承。姑母去世了，留下了大宅，乔
和丈夫将其改造成学校，实现了自己最终的梦想。

如果，没有这笔遗产呢？估计还是要倚仗丈夫的
薪水或者财产生活。多年以后，伍尔夫说，女人还要
500磅的收入，不是靠继承，而是自己赚来。婚姻自
由、选举权、财产权、经济独立，这些一代又一代女人
为之努力的目标，今天都已实现，但是，女性真的就
拥有独立平等的自由吗？

一份全球职场性别平等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范
围内，一半男性认为工作场所存在性别平等；只有3/10
的女性这样认为。58%的受访者认为，除非在商业和政
府中有更多的女性领导人，否则，女性不会实现平等。

婚姻真的阻碍了

女人的自由

？

□ 韩浩月

读 《四象》 有一种奇妙的视角感受，情形类

似 于 孩 童 捉 迷 藏 时 俯 卧 于 草 丛 间 看 外 面 的 世 界 ：

看到清瘦的草根因距离眼睛过近而变得硕大如树

木，看到虫子从身后跳出蹦向远方，看到晨昏在

举行神秘的交接仪式⋯⋯年轻人玩的电子游戏有

一种观察方式叫“草丛视角”，《四象》 则像是一

部从草丛中生长出来的小说。

作为非虚构作家，梁鸿的第一部长篇 《梁光

正 的 光》 仍 有 一 定 纪 实 色 彩 ， 但 在 第 二 部 长 篇

《四 象》 的 时 候 ， 她 表 达 出 了 对 文 学 性 的 强 烈 追

求，也就是说，梁鸿第一次无比投入地进入一个

她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她想摆脱熟悉，她对文学

的陌生化的向往，以及一名作家“五官全开”后

的敏感，都在 《四象》 里有了呈现。

那些不曾在 《出梁庄记》 等非虚构作品里出

现 的 景 物 、 抒 情 、 想 象 力 ， 都 装 进 了 《四 象》

里。但 《四象》 并未因此显得过于放纵，梁鸿小

心 而 又 自 由 地 打 开 了 梁 庄 在 文 学 层 面 上 的 另 一

面。她控制住自己找到另外一枚进入梁庄的钥匙

之后的喜悦，让文学的汁液通过细密的血管输送

到整部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因此 《四象》 的阅读

容易给读者带来轻微的荡漾与晕眩，如同书里描

写的“绿狮子”，奔跑的绿色波涛，让藏在草丛里

的孩子，因感到世界过于宏大而呼吸急促。

草丛的气息笼罩着 《四象》 里的村庄，这股

气息把一切污浊冲刷得干干净净。土壤如同一块

切 开 的 面 包 一 样 被 捧 到 读 者 面 前 ， 砂 石 、 草 根 、

虫子、尸体，等等，构成了草丛之下的另一个世

界。就连书中人物清理骷髅头的过程，读过去也

不觉得有任何的不适感。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

容 易 让 人 产 生 不 洁 感 的 ， 但 《四 象》 中 的 死 亡 ，

是 洁 净 且 带 有 香 气 的 ， 青 草 的 香 与 女 孩 子 的 香 ，

让死亡如同白绸缎一样柔软可触。

《四 象》 中 的 4 名 韩 姓 主 人 公 ， 组 成 了 一 个

“ 神 圣 家 族 ”， IT 精 英 韩 孝 先 、 基 督 教 长 老 韩 立

挺、留洋武官韩立阁，以及熟知植物的女孩韩灵

子，他们一起守望着一个类似于 《百年孤独》 中

描 写 过 的 村 庄 。 他 们 遇 到 过 战 争 、 背 叛 、 离 别 ，

但 他 们 一 直 孤 独 而 自 在 。 他 们 会 在 石 头 上 写 信 ，

在土壤中通过灵魂窃窃私语。时代进入到光纤纵

横、夜如白昼的时期，但在梁庄内部，却永远存

在一个活跃于草丛根茎部分的“社交空间”，在那

里，亲人可以相逢，故事四处流传。

《四象》 的故事不是寓言，而是一个童话，这

个童话的颜色不是黑色的，不是白色的，而是灰

色 的 。 灰 色 的 安 静 之 下 ， 有 着 好 奇 心 在 跃 跃 欲

试，它不断放大着读者的毛孔，把读者的感受力

一次次地打开、再打开，直到读者与作者进入到

同一个情绪节奏中去，两者才能实现一种类似于

童年玩伴式的默契与乐趣。

好的小说会让读者变成严肃的大人，更好的

小说会让读者变成孩子，《四象》 不是梁鸿的一次

写作试验，而是她经过长期准备之后一颗文学童

心的爆发。

把 《四象》 列为先锋写作，是对 《四象》 的

误会。《四象》 的表象是晦涩的，但目的不是为了

阻挡读者或者制造障碍，而是引导读者找到最佳

的 阅 读 入 口 。 当 读 者 完 全 沉 浸 于 这 个 故 事 成 为

“神圣家族”一员之后，会发现 《四象》 其实是一

部 向 传 统 致 敬 的 小 说 ，“ 太 极 生 两 仪 ， 两 仪 生 四

象”，自然与风水，古老的生活方式，人们看待命

运的眼光，曾被一代代人的文学作品所描述，如

果说 《四象》 所刻画的传统较之以往的区别，在

于它找到了跳脱凝滞的办法，让曾经沉重的、腐

败的、不洁的一切，都变得新鲜、灵动起来。

有什么比已经变得遥远而渺小的村庄，重新

又新鲜灵动起来更让人激动？在 《四象》 中，梁

鸿让我们看到了故乡的永恒，以及另外一种可能。

《四象》：发现一个草丛深处的“社交空间”

2020 年 4 月评委团成员：姜鹏、韩浩月、张
家鸿、于北

评委团投票推荐的书单：

《天路行军 1950：千名女兵徒步进藏纪实》

评委点评：
当蓬勃的 朝 气 遇 上 前 所 未

有 的 困 难 、 濒 临 生 死 的 考

验 ， 是 前 进 还 是 退 缩 ？ 是 当

勇 士 还 是 沦 为 懦 夫 ？ 这 是 摆

在 所 有 女 兵 面 前 的 一 道 选 择

题 。 爬 雪 山 、 过 草 地 、 淌 冰

河 、 饿 肚 子 ， 是 家 常 便 饭 之

事。严苛的自然条件， 无 疑 让

本 就 微 弱 的 肉 身 更 加 不 堪 一

击 。 牺 牲 的 人 不 止 一 个 ， 牺 牲 引 起 的 悲 伤 至 今

在 许 多 老 人 心 中 无 法 释 怀 。 她 们 没 有 退 缩 ， 没

有 妥 协 ， 而 是 用 平 凡 之 体 谱 写 一 曲 悲 壮 的 英 雄

之 歌 。 上 篇 “ 行 军 在 死 亡 线 上 ” 读 得 震 撼 ， 下

篇 “ 感 天 动 地 汉 藏 情 ” 读 来 倍 感 温 情 。 女 兵 们

和 藏 族 同 胞 互 帮 互 助 令 人 感 动 ， 她 们 的 美 好 爱

情 与 婚 姻 令人欣慰。这是一群平凡的人，也是一

群了不起的英雄。

《两半斋随笔》

评委点评：
沈昌文于序言中写 ：“他在

书 中 讲 了 许 多 位 中 国 的 大 出 版

家，研究他们的活动、主张，实际

上是部中国近现代出版思想演进

史。”作者俞晓群写的是“腹有诗

书气自华”的一群人。这是俞晓群

的爱书人语，也是被写人物的爱

书人语。若不爱书，何来对出版的

执着？爱书的情感虽然相通，爱书

的情形却各有不同，这恰是极为有趣的。

《宋仁宗：共治时代》

评委点评：
宋仁宗时代是大家熟悉的时代，你不可能不

知 道 范 仲 淹 、 欧 阳 修 、 包 拯 、 司 马 光 、 王 安 石 、

苏东坡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但宋仁宗时

代也是令人感觉陌生的时代，你

能说得出那个时代有什么石破天

惊的伟大事业？你看过几本整体

讲述这个时代的书籍？吴钩先生

这些年致力 于 宋 代 历 史 文 化 的 普

及 工 作 ， 能 兼 顾 专 业 性 与 通 俗

性，他这本 《宋仁宗》 很好地填

补了这个空缺，把读者带入这个

时 代 ， 把 我 们 非 常 熟 悉 的 那 些 点 ， 连 成 一 条

线 、形成一个面。希望通过这本书，让宋仁宗时

代不再令人既熟悉又陌生。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与乔治·桑》

评委点评：
《三 种 爱》 当 中 ， 作 者 对 3

位人物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

金森和乔治·桑，有着两种形式

的描写，一是作为访问者，带着

冷静与感叹进入 3 位作家曾活动

过、但如今却已经没有温度的现

场；另外一种是作为旁观者合理

地利用想象进入她们炽热、浪漫

的爱情进行时——每每阅读到这

些，便会发现张翎作为小说家的优势，她用准确

的语言复刻着那些已经被风化的往事，为读者带

来活色生香、光辉重现的一幕。

《笑的风》

评委点评：
本书为 86 岁高龄的王蒙先

生 最 新 创 作 的 长 篇 小 说 。2019
年 底 在 《人 民 文 学》 刊 发 后 ，

正值疫情期间，他将这部“具

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升级

改 造 成 了 13 万 字 的 长 篇 新 作 。

这本书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到 2019 年从中国的北方乡村

到省城、北京，从海外德国西柏林到希腊到匈牙利、

爱尔兰，主人公傅大成的文学创作之路，活现了中

国飞速变化中的酸甜苦辣，人生百态。正如作者

所说，“ 《笑的风》 是爱情与青春，是新诱惑，是

生活的缤纷，是越来越多的可能与启发以及飘荡

与起伏。”

《阅读的艺术》

评委点评：
本书虽名曰“艺术”，却是可

操作性极强的阅读文本。尤其是

前两辑“阅读的哲思”与“阅读的

方 法 ”中 ，可 以 给 心 生 阅 读 念 想

的人以切近可学的触动与指导。

读书是否要抱着具体目的？年轻

人是否要读经典？读书的时间从

何而来？面对读书是要先挑刺还

是先点赞？怎样做读书笔记？如果说前两辑提供的

是方法论，后两辑“阅读的随想”与“阅读的笔记”则

是现身说法。作者通过自己生动、朴素的文字告诉

读者：你瞧，我就是这么读书的。

《四象》

评委点评：
《四 象》的 故 事 不 是 寓 言 ，

而 是 一 个 童 话 。灰 色 的 安 静 之

下 ，有 着 好 奇 心 在 跃 跃 欲 试 ，

它 不 断 放 大 着 读 者 的 毛 孔 ，把

读 者 的 感 受 力 一 次 次 地 打 开 、

再 打 开 ，直 到 读 者 与 作 者 进 入

到 同 一 个 情 绪 节 奏 中 去 ，两 者

才 能 实 现 一 种 类 似 于 童 年 玩

伴 式 的 默 契 与 乐 趣 。好 的 小 说

会 让 读 者 变 成 严 肃 的 大 人 ，更 好 的 小 说 会 让 读

者 变 成 孩 子 ，《四 象》不 是 梁 鸿 的 一 次 写 作 试 验 ，

而 是 她 经 过 长 期 准 备 之 后 一 颗 文 学童心的爆发。

《不存在的女孩》

评 委 点 评 ：
这 个 故 事 通 过 3 位 女 性 的 视 角 ，将 东 方

的 空 灵 深 远 和 西 方 的自 由 价

值 相 结 合 ，深 入 探 讨 作 家 与

读 者 、过 去 与 现 在 、事 实 与 虚

构 、历 史 与 神 话 之 间 的 关 系 ，

是 一 部 充 满 高 度 原 创 性 的

作 品 ，以 虚 实 难 辨 的 手 法 ，

直 指 普 世 共 通 的 人 性 ，以 及

所 有 人 对 于“ 寻 找 生 活 的 意

义 ”的 渴 求 。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评委点评：
作 为 历 史 学 者 的 随 笔 集 ，

该 书 不 只 是 研 究 边 角 料 的 呈

现 ， 而 试 图 从 更 广 阔 的 视 野

呈 现 作 者 的 世 界 观 、 社 会

观 、 阅 读 观 。 其 中 不 仅 有 对

知 识 分 子 、 文 化 名 人 的 思 想

解 读 ， 也 有 对 城 市 文 化 的 归

纳 与 分 析 ， 展 示 了 作 者 在 研

究 之 外 更 深 沉 的 人 文 思 考 。

在 这 一 系 列 书 评 文 章 中 ， 作 者 所 展 示 的 私

人 阅 读 视 角 ， 对 “ 有 抵 抗 感 的 阅 读 ” 的 阐

释 ， 对 读 者 来 说 ， 也 是 一 次 阅 读 方 法 的 综 合

训 练 。

《东京百景》

评委点评：
在 一 幕 幕 城 市 剪 影 中 读

写 下 温 情 的 心 路 。 面 对 陌

生 的 城 市 ， 用 幽 默 远 离 孤

独 ， 在 东 京 找 寻 最 真 实 的

自 己 。

中青阅读 4 月推荐书单
中青书榜

2020 年 4 月读者投票最喜欢读的 5 本好书：

1. 天路行军 1950：千名女兵徒步进藏

纪实 （纪晓松/著）

2. 两半斋随笔 （俞晓群/著）

3. 爱的五种能力 （赵永久/著）

4. 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著）

5. 三种爱 （张翎/著）

《四象》 梁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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